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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三姐自刎：

一死报痴情

尤二姐、 尤三姐是宁国府贾珍之妻
尤氏继母的两个未出嫁的小女， 随她们
母亲住进宁国府。 尤三姐长得很美， 绰
约风流。 此时贾琏娶尤二姐成了二房，

贾珍又看上三姐。 尤二姐担心日后要生
出事来， 就和贾琏商议为尤三姐找个人
嫁出去。 她找尤三姐商量， 尤三姐说：

“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
去， 若凭你们拣择， 虽是富比石崇， 才
过子建， 貌比潘安的， 我心里进不去，

也白过了一世。” 三姐说， 五年前她们老
娘家拜寿， 她看中了串客 （票友） 里一
个作小生的， 叫柳湘莲， 要是他才嫁。

后来贾琏去外地正好遇见柳湘莲， 就推
荐尤三姐， 柳湘莲很高兴， 并用传家之
宝鸳鸯剑作为定礼。 可等他进了京， 听
说尤三姐是宁国府贾珍的小姨， 马上反
悔了。 他对宝玉说： “这事不好， 断乎
做不得了， 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
狮子干净， 只怕连狗儿猫儿都不干净。”

于是向贾琏讨回鸳鸯剑。 尤三姐在房里
听见柳湘莲反悔， 就摘下剑来， 将一股
雌剑隐在肘内， 出来说： “还你的定
礼。” 一面泪如雨下， 左手将剑并鞘送与
湘莲， 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 “揉碎
桃花红满地， 玉山倾倒再难扶”。 湘莲想
不到尤三姐这样标致， 又这等刚烈， 自
悔不及。 等三姐入殓后， 湘莲抚棺大哭
一场， 便告辞出门， 昏昏沉沉， 忽见尤
三姐从外而入， 向柳湘莲泣道： “妾痴
情待君五年矣， 不期君果冷心冷面， 妾
今以死报此痴情。” 又说： “来自情天，

去自情地”， “从此再不能相见矣。”

尤三姐以一死报痴情， 和林黛玉眼
泪哭尽， “焚稿断痴情” 一样， 都是
“情痴” “情种” 的极致形态， 这也是
“有情之天下” 最灿烂的一种形态了。

怡红院中的狂欢节：

人回到人自身

《红楼梦》 里描写过多次寿宴， 每
一次都是按照上下尊卑严格的等级秩序。

而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这
个寿宴完全不一样， 是怡红院的丫鬟为
宝玉过生日。 书中描写， 芳官、 碧痕、

小燕、 四儿、 袭人、 晴雯、 麝月、 秋纹
八个女孩子一起凑钱为宝玉庆生。 她们
等林之孝家的为首的一帮查夜的人过去，

便关了院门， 摆上酒果， 卸下正装， 开

始喝酒。 因有人提议， 又把黛玉、 宝钗、

探春、 李纨、 宝琴、 香菱等人请来， 一
起掷骰子抽签喝酒表演。 一直喝到二更，

把黛玉、 宝钗等人送走， 余下的人又行
令， 用大钟喝酒， 都喝醉了， 横七竖八
地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家都不
好意思。

这场生日宴会， 是大观园中 “有情
之天下” 的典型场景。 我们会注意到两
点， 第一， 这个生日宴会自始至终充满
了欢乐， 书中的描写是大家都笑， 狂欢
式的笑。 第二， 这里所有出席者， 没有
尊卑、 主奴、 贫富之分， 一律平等。 主
办者是怡红院的八个丫鬟， 每个人都要
出一点钱办宴席。 宝玉说不该叫芳官、

碧痕出钱， 她们哪有钱， 受到晴雯的反
驳， 说不在钱， 而在 “各人的心”， 要
“领她们的情”。 他们一起喝酒、 猜拳、

唱小曲、 睡倒， 这种情景地地道道就是
西方文化中说的 “狂欢节”。

歌德说， 罗马狂欢节 “是人民给自
己创造的节日”， “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
别刹那间仿佛不再存在了， 大家彼此接
近”， “严肃的罗马人民， 在整整一年里
他们都谨小慎微地警惕着最微不足道的
过失， 而现在把自己的严肃和理性一下
子就抛到九霄云外”。 尼采认为这种节庆
狂欢的生活状态是酒神精神的表现。 人
充满幸福的狂喜， 仿佛都着了魔， “此
刻， 奴隶也是自由人”， “此刻， 在世界
大同的福音中， 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
团结、 和解、 款洽， 甚至融为一体了”。

俄国学者巴赫金说， “在日常的、

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 人们被不可逾越
的等级、 财产、 职位、 家庭和年龄差异
的屏障所分割开来”， 同样， “人们参加
官方节日活动， 必须按照自己的称号、

官衔、 功勋穿戴齐全， 按照相应的级别
各就各位， 节日使不平等神圣化”。 我们
看元妃省亲的各项活动就是如此 。 但
是， “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 狂
欢节超越了世俗的等级制度、 等级观念
以及各种特权、 禁令， 也就超越了日常
生活的种种局限和框架， 显示了生活的
本身面目， 或者说回到了本真的生活世
界。 人与人不分彼此， 互相平等， 不拘
形迹， 自由来往， 从而显示了人们自身
存在的自由形式， 显示了人的存在的本
来形态。 “人回归到了自身， 并在人们
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 人类关系的这种
真正的人性， 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
对象， 而是为现实所实现， 并在活生生
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

怡红院这个晚上的宴会， 不就是歌
德、 尼采、 巴赫金说的狂欢节吗？

晴雯与宝玉诀别：

一道彩虹照亮大观园的 “有情之
天下”

晴雯被王夫人赶出怡红院出于两条
罪状， 一是模样长得标致， 二是言语尖
利。 王夫人喊晴雯出来时， 正值她身上
不舒服， 刚起床没有妆饰， 王夫人一见
便冷笑道： “好个美人， 真像个病西施
了， 你今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 王夫
人命人把晴雯、 四儿、 芳官这些 “狐狸
精” 都赶出怡红院。 晴雯本已病重， 被
赶出后， 就如宝玉说的 “如同一盆才抽
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 很
快病危。 宝玉偷偷跑去看她。 晴雯见是
宝玉， 一把死攥住他的手， 哽咽了半日，

方说出半句话来： “我只当不得见你
了。” 再呜咽说完， 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
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 ， 对宝玉说 ：

“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 我将来在棺
材内独自躺着， 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
样了。” 又说： “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

不必撒谎， 就说是我的， 既担了虚名，

越性如此， 也不过这样了。” 晴雯这几段
话， 真是句句是泪， 字字是血。 晴雯临
死和宝玉换袄， 以便将来躺在棺内怀念
怡红院的生活， 不仅表现她心中的 “儿
女之真情”， 更表明在她心中有一种人格
的尊严， 她和宝玉是平等的。

当然， 这是一个悲剧， 是花怯狂风、

柳愁骤雨的悲剧， 是 “心比天高， 身为
下贱” 的悲剧， 是 “黄土垄中， 女儿命
薄” 的悲剧， 总之是 “有情之天下” 被
吞噬的悲剧。

有学者说 ， 晴雯和宝玉的诀别 ，

有如一道彩虹， 照亮了大观园的女儿
世界。 我以为这话说得很好 ， 也可以
说 ， 这场诀别 ， 是照亮了大观园的
“有情之天下”。

* * *

以上我们看到了大观园中一个又一
个活生生的场景， 看到了在现实世界中
确会存在着 “有情之天下”。 它不是虚幻
的存在， 而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彼岸，

而在此岸。

《红楼梦》 开篇， 曹雪芹就说 “满
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其中的 “痴” 和 “味” 在
两点。 一是追求儿女之真情， 一种纯真
的爱。 一是追求人间之平等， 超越等级
观念、 等级制度的平等自由的世界。 这
两点在曹雪芹心中作为人生终极意义之
所在的 “有情之天下” 里统一。 在曹雪
芹那个时代， 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思想。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续谈 “有情之天下”

就在此岸 叶朗

从情感史的视角
看流行病
马百亮

图文均出自李零 《十二生肖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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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大历史： 一部瘟疫启示录》

（格致出版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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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和这封信保持距离！ 看完
了一定要消毒。 我们营有三分之一的士
兵和大约 30 名军官都感染了西班牙流
感。 周五， 医院里人满为患， 体育馆的
临时医院也爆满， 现在到处都是裹着毯
子缩成一团的人……年轻的士兵们像苍
蝇一样纷纷病倒。”

1918 年 6 ? 24 日， 在斯卡伯勒附
近狂风肆虐的战场上 ， 诗人威尔弗雷
德·欧文爬进帐篷， 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这便是信的开头。 乍看之下， 欧文似乎
非常谨慎， 甚至有些惊慌， 但是读到后
面， 会明白这是对当时英国人对待 “西
班牙流感” 的典型态度的嘲讽和揶揄，

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显然是在逗母亲开
心。 他接着说： “这种事情太司空见惯
了， 我是不会这样大惊?怪的。 我已经
决定不这么做了。” 可见， 他根本就没
有认真对待消毒措施， 反而认为流感是
个笑话。

这是 《流感大历史： 一部瘟疫启示
录》 中众多与流感疫情有关的趣闻轶事
之一。 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调查记者和
医学史家马克·霍尼斯鲍姆。 他本是伦
敦大学城市学院的高级讲师， 在 《观察
家报》 《柳叶刀》 和 《医学史》 等大众
和专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 撰有多部
医学史著作。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也让
他变得 “炙手可热”， 或讲座， 或访谈，

或撰文 ， 或书评 ， 获得邀约不断 。 截
止到目前 ， 他的作品 《人类大瘟疫 ：

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 和
《流感大历史： 一部瘟疫启示录》 都已
被译成中文。

《
人类大瘟疫》 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
人类遭受的几场全球性流行病， 其

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西班牙流感、 艾滋病
和埃博拉病毒， 也包括不那么众所周知
的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洛杉矶鼠疫和

30 年代的鹦鹉热 。 在这部书中 ， 霍尼
斯鲍姆详细介绍了这些流行病暴发的经
过， 揭示了包括城市化和全球化在内的
人类行为是怎样影响流行病的传播方
式， 赞扬了作为病毒猎手的流行病学家
克服地方 、 国家乃至全球的机构性障
碍， 以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追查疾病的源
头， 并提醒人们 “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
瘟疫和新的流行病。 既往的经验告诉我
们： 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 而
在于何时出现”。 这本书第一版问世于

2019 年 4 ? ， 就在半年后 ， 新冠疫情
暴发， 可谓一语成谶， 而我们至今依然
生活在这场疫情之中。 霍尼斯鲍姆在书
中一再警告说， 瘟疫的到来不可预测，

总是会让人类措手不及， 而在 2020 年

3 ?底， 他本人也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
症状， 因为当时没有接受核酸测试， 无
法完全证实， 但他患上的很可能就是新
冠肺炎。

这本书第一版的副标题是 “100 年
的恐慌、 歇斯底里和傲慢”， 中文版也
是据此版本翻译过来的。 2020 年 6 ?，

本书又出了第二版， 增加有关新冠肺炎
的章节， 因此探讨的大瘟疫由原来的 9

个增加到了 10 个， 副标题也相应改成
了 “从西班牙流感到新冠肺炎的全球传
染史 ”。 中文版 2020 年 5 ?问世 ， 由
于时间差 ， 很遗憾地没能把这一章包
括进来。

中文版刚刚问世的另一部作品 《流
感大历史》 虽然中文副标题是 “一部瘟
疫启示录 ” ， 但原作的副标题其实是
“死亡、 恐慌和歇斯底里”。 这本书探讨
的仅仅是流感， 霍尼斯鲍姆在其中追溯
了现代流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以及它
从重感冒的同义词逐渐变成值得大众关
注的科学谜题， 并成为更广泛的 “世纪
末” 焦虑和生物政治话语的一部分。 因
此， 就像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 这
本书的三大支柱是传染病的医学史、 最
近的情感史学和物质文化社会学。 霍尼
斯鲍姆的这两本书尽管主题涵盖范围大
?不同， 副题却都包括 “恐慌” 和 “歇
斯底里”， 他的意图十分明显， 那就是
要从情感反应的角度讲述流行病的历
史。 从 2009 年出版的 《与恩扎一起生
活》， 到 2014 年的 《流感大历史》， 再
到 2019 年的 《人类大瘟疫》， 随着霍尼
斯鲍姆对于瘟疫叙事的驾驭能力越来越
炉火纯青， 探讨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

但一以贯之的是情感叙事的写作风格。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作者对于史料的
选用有关 ， 其中包括报纸文章 、 文学
作品 、 医生的私人记录 ， 以及信件和
日记。

就 像张文宏教授在为 《流感大历
史》 中文版所作序言中指出的那

样， 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始终是和传染
病纠缠在一起的。 一部传染病史， 就是
人类和各种微生物相互依存、 相互斗争
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观之， 人类和微生
物互动的历史不外乎两种情况， 一种是
当人类占上风， 人与微生物相安无事，

相得益彰 ， 另一种是致病微生物占上
风， 这时就会造成瘟疫， 导致大量人口
死亡。 瘟疫和饥荒一样， 已经在人类的
历史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创伤。 因此， 无
论是在文学还是历史学著作中， 瘟疫叙

事一般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
对疫情本身的描述， 一是人们对疫情的
思想和心理应对， 尤其是情感反应。 如
果说前者因为具体瘟疫的不同而千差万
别， 那么后者则因为人性跨越时空的普
遍性而大同?异。 毕竟， 瘟疫给人类带
来的是病痛和死亡，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
触动内心和情感呢？ 在这方面， 无论是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 中对雅典瘟疫的描述， 还是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在
《十日谈》 中对中世纪佛罗伦萨瘟疫的
书写， 还是存在主义文学家阿尔贝·加
缪虚构的鼠疫期间奥兰?城的故事， 概
莫能外。 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

我们看到的是瘟疫之中的人们对神圣和
世俗之事都漠不关心， 变得肆无忌惮。

对他们来说， 生死难料， 荣誉和财富都
如过眼云烟， 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沮
丧之情笼罩着雅典， 他们通过神谶寻求
解释 ， 并迁怒于领导人伯里克利 。 在
《十日谈》 中， 人们把瘟疫归因于上天
的恶作剧或是对人类邪恶的惩罚， 变得
恐惧和猜疑， 他们远离瘟疫受害者， 自
行隔离， 有节制地自得其乐， 或是纵情
享乐， 挥霍无度。 而在 《鼠疫》 中， 加
缪以更多的篇幅、 更加文学化的手法描
绘了瘟疫下的人生百态。

今天， 情感史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
兴起， 从情感的角度考察瘟疫成为一个
有趣且回报丰厚的尝试。 如果说 《人类
大瘟疫》 限于篇幅， 对每一种瘟疫的介
绍更就事论事 ， 叙事更外在化和新闻
化， 《流感大历史》 则更偏重对情感的
描绘， 叙事更为内在化和文学化。 这也
与流感症状的变化多端有关， 这一特征
赋予流感很强的隐喻灵活性， 例如， 它
被喻为希腊神话中变幻莫测的海神普洛
透斯， 或是被喻为罗马神话中司掌大门
和开端的两面神雅努斯， 因为和两面神
一样， 流感也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张面孔与死亡和痛苦有关， 西班牙流
感经常被和黑死病相提并论， 而另一张
面孔出现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 因为
此时的流感更多被视为一种不便 ， 而
不是致命的威胁 ， 被认为和普通感冒
一样微不足道 。 关于流感和普通感冒
之间的区别 ， 张文宏教授也有一个妙
喻 ， 那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猫
和老虎 ， 虽然都是猫科动物 ， 却有着
本质上的不同。

《流感大历史》 文学化的一面还体
现在它多处对 《鼠疫》 或明显或隐含的
借用， 例如， 在谈到死亡人数之多让人
无法想象， 成为抽象的数字， 反而无法
激起人们的情感时 ， 作者直接引用了
《鼠疫》 中的一段话： “但死一亿人算
什么？ 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
怎么回事。 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
看见才受重视， 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
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再如， 他对于瘟疫的必然性和不可预测
性的警告， 让人们想起 《鼠疫》 的最后
一段话： “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
威胁， 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

他却明镜在心： 据医书所载， 鼠疫杆菌
永远不会死绝， 也不会消失， 它们能在
家具、 衣被中存活几十年； 在房间、 地
窖、 旅行箱、 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

也许有一天 ， 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
群， 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 使
人们再罹祸患， 重新吸取教训。”

贯 穿全书的是这样一种思想， 即流
感除了本身具有的生物学性质之

外 ， 还吸收了社会 、 文化和史学的因
素。 例如， 俄国流感来无影， 去无踪，

就像残忍的 “开膛手杰克” 一样阴森可

怕， 让伦敦人毛骨悚然。 它突然神秘地
降临， 散播恐慌、 歇斯底里和死亡， 然
后又同样神秘地消失。 后来， 随着流感
日益成为科学关注的对象， 它又开始被
视为更加广泛的社会病态的晴雨表， 而
这些病态与维多利亚时代对疲劳、 堕落
和现代生活的技术化过程的担忧有关。

电报技术、 运输技术和统计学的发展，

媒体和整个社会对名人患者的关注， 以
及当局和广告商对人们恐惧心理的利
用，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人们的歇斯
底里和恐慌。

霍尼斯鲍姆借鉴了福柯生命政治和
生命权力理论， 对百年前疫情暴发期间
的恐惧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阐释。 在和
平时期， 像石炭酸烟丸这样的专利药品
和保卫尔这样的保健品是利用人们的焦
虑和恐惧进行营销， 但在战争时期， 这
类商业广告开始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赞
美恬淡寡欲和坚韧不拔的美德， 使用像
“抵抗” 和 “攻击” 这样的军事隐喻和
医学概念。 这是因为， 在和平时期， 恐
惧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而在一战
期间， 恐惧被认为会削弱前线和后方的
士气。 为了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对抗共同
的敌人， 英国政府在国内媒体的自愿合
作下 ， 有意识地培养对德国的仇恨情
绪， 而流感风险则被同样有意地忽视，

也没有发起流行病学调查。 然而， 随着
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增加， 在权衡利
弊的基础之上， 为避免流感造成更严重
的破坏， 媒体、 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恢
复了以前强调流感风险的话语。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 霍尼斯鲍姆指
出， 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迟迟不愿把新
冠疫情升级为 “大流行”， 除了卫生和
政治考量之外， 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词
在英语中的表达 “pandemic” 太容易让
人联想到 “恐慌”， 因为其英文表达是
“panic”， 比 “pandemic” 仅少了三个字
母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 其实这两个词
的词源是不同的， 后者和疾病一词的搭
配出现于 1853 年， 其词源构成和表示
“传染病 ” 的 “epidemic” 是一样的 ，

“epi” 和 “pan” 都表示 “全体”， 而另
外一部分来自表示 “人” 的 “demos”。

而表示 “恐慌” （尤其是指没有明显原
因或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及危险引起的夸
张的恐惧 ） 的 “panic” 一词才真正源
于希腊神话中代表森林和田野的潘神，

据说他会发出神秘的声音， 而这种声音
会在兽群或人群中引起具有传染性的、

毫无根据的恐惧。

虽 然可以说每一次疫情都是独一无
二的， 每一次暴发都让人类出乎

意料、 措手不及，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
往的暴发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今天
阅读霍尼斯鲍姆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多场
大流行的描述， 我们总是会产生似曾相
识的感觉。 就当前的新冠疫情而言， 我
们也总是在将其与之前的各种大流行相
比较， 例如 SARS， 因为两者的病原体
都是冠状病毒。 就像国际知名流行病学
家罗伊·安德森在 2004 年指出的那样，

那次成功战胜 SARS 病毒只是因为 “侥
幸”， 因为其传染性很低， 加上中国和
其他亚洲国家采取了十分严格的公共卫
生措施 ， 如家庭隔离和大规模隔离检
疫。 他还预测， 如果 SARS 在北美或西
欧暴发， 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因为
这里的人更喜欢诉诸法律。 此外， 他还
指出 ， 真正的全球威胁不是 SARS 病
毒， 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抗原性变异的流
感病毒。 今天来读安德森的这篇文章，

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

从一定意义上讲， 人类对抗瘟疫的
历史也是一部情感的历史。 安德森提醒
我们， 对 SARS 的有效控制可能会让人
们产生一种自满情绪， 认为我们曾经成
功过， 因此还能再次成功， 这样的情绪
可能会蒙蔽人们的双眼 ， 教人忽视真
相。 无论是在其著作中， 还是在各种场
合的讲话中， 霍尼斯鲍姆也总是在发出
这样的警示： 人类行为对生态平衡的破
坏还会导致新的、 未知病原体的出现和
变异， 而全球航空旅行的发展意味着病
毒可以更快地传播， 使流行病在 72 ?
时内变成大流行。 人类应该规避任何关
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幻觉和自以为是，

因为一旦遇到新情况， 曾经有效的方法
往往会把流行病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

媒体和政府导向错误的道路 。 而在为
《流感大历史 》 所作序言的结论部分 ，

张文宏教授也告诫我们： “微生物在进
化， 人类也在进化， 每次流行都各有特
点 。 人类必须保持谦卑之心 ， 依靠科
学， 既要跑得比微生物更快， 也要学会
和微生物共生共存。”

（作者为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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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分黄牛、 水牛、 牦牛、 瘤牛。 这件
滇国贮贝器上的瘤牛， 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
山，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瘤牛古代叫犦牛或
犎牛， 我国瘤牛灭绝已久。

荩商代祭祀 ， 多用圣水
牛， 圣水牛是野水牛。 这
件商代牛尊， 湖南衡阳市
郊包家台子出土， 衡阳博
物馆藏， 盖上有小虎。 牛
是老虎的捕食对象。

?鄂尔多斯式牦牛青铜带扣， 鄂尔多斯博物
馆藏。 双牛身下有一串树叶状纹饰， 表现牦
牛下垂的长毛。 ?据学者研究 ， 黄牛是杂

交牛 。 故宫博物院藏韩滉
《五牛图》， 五牛都是黄牛。

这件错银战国卧牛镇 ， 安
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 ， 器
底有楚国铭文： 大府之器。

从牛角看 ， 可能是黄牛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牦牛金带扣 （上 ） 及饰
件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藏 。 带扣出土于新疆吐鲁
番交河沟西一号墓地一号
墓 ， 饰件出土于新疆乌苏
市四棵树墓地， 东西虽小，

但栩栩如生。


